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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刊词
“仙鹤”衔来一季刊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 刘守明
古都金陵，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独立和自觉的摇篮，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进入到21世纪，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联合国赋予它耀眼的光环。
在文学界，无论是楚辞乐府，还是唐诗宋词，都对鹤赞美有加、无比喜欢。新春伊始，南京仙鹤桥旁边的办公楼里，诞生了一个文学刊物----《江苏交通企业信息》文学季刊。
仙鹤桥，早有历史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如今，文化积淀又萌发，似“仙鹤”舞蹁跹，给江苏交通运输行业员工“衔”来了一份精神大餐。从此，文学季刊在“仙鹤桥”筑巢，与“仙鹤桥”相伴，传承、弘扬着江苏交通人的真善与美感。
文学与“仙鹤”相依，您与文学季刊有缘。
文学季刊里有诗词、小说、散文，内容丰富、短小精悍。薄薄几页油墨香，没准能让您一饱眼福，百看不厌。
新生的季刊需要呵护，愿与同事们携手相搀。“仙鹤”衔来的文学季刊，定会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美的期盼！
微回忆
我家的陈年“车”事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顾枫
改革开放40年，使曾经偏居黄海之滨一隅、背负贫穷落后之名的盐城，发展成为沿海中心城市，百姓的交通出行发生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变化。今天的城乡孩子享受着现代交通带来的便利，走遍天南海北，拥有着与世界同龄孩子一样的目光和视野，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家里发生的几则陈年“车”事，回想起来恍若隔世，追记于此，分享给也许有相同记忆的人们——
1972年/“厂长”的“小宝车”
    那年我弟弟3岁，母亲怀他时“文革”闹得凶，营养很不好，因此他出生就瘦弱，长得还黑，常被大人打趣说是“煤炭厂的”，久而久之，就得了一个“厂长”的外号。这年夏天一个晚上，左邻右舍好多人围一起乘凉聊天，父亲因为单位组织赴苏南学习过“学毛选积极分子”顾阿桃，见过大世面，突然就说：“我家二黑子长大真是‘厂长’倒好了，南京、上海的大厂厂长可有‘小宝车’坐呢！”然后就转头逗我弟弟：“将来能把‘小宝车’给爸爸坐坐啊？”只听弟弟高声回答：“能！”逗得满场人乐不可支。当时农村人嘴里的所谓“小宝车”，其实就是小轿车。大家偶尔在电影里看过，连县委书记都没资格坐，当然是“宝”车。3岁的孩子哪懂这些？既然爸爸问了，他就“能”呗。谁又想到，现如今我们家家有了“小宝车”，弟弟家竟有两辆，其中一辆还是SUV。我们不只实现了父亲当年“让爸爸坐坐”的梦想，还时不时载上两位老人远门“自驾游”一番。
    1975年/“老牙车子”
    父亲用积攒了近两年的工资，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买辆自行车。父亲在离家六、七里的信用社上班，来回全靠两条腿，路上很耽误时间。决定公开后，全家欢欣鼓舞。那时，弟弟已开始换牙，刚掉了两颗门牙，说话嘴巴不太关风，只听他怯怯地请求说：“爸爸，你可不要买那种‘老牙车子’啊，一骑嘎吱嘎吱的”。他说了两遍，父亲才听明白，不禁哈哈大笑：“放心，我们买的是新车！”
    弟弟说的“老牙车子”是指我二伯家的自行车，土改时斗地主分得的，据说是日伪时期产品。尽管二伯保养得很勤，但终究抵不过几十年的风雨，老旧得厉害。何况它又是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生产队（相当于现今村民小组）唯一的一部自行车。他借你借用得多，自然就变成了“老牙车子”（其实应当叫“老掉牙车子”，到农村人嘴里就简去了“掉”字）。当时农村道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老牙车子”骑在上面，全身“嘎吱嘎吱”，老远就能听到。可怜我弟弟很少出门，没见识过几辆自行车，那辆“老牙车子”竟是他当时对自行车的全部认知。
    不用说，父亲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买回后，弟弟是何等的兴奋，偶尔坐在前面大杠上跟父亲出趟门，简直比当皇帝还嘚瑟。生产队里与我同路上学的孩子们“羡慕嫉妒恨”得不行，故意把“凤凰牌”说成“疯狂牌”，以作诋毁。去年春节回老家遇到其中一位，当时他正在家门前擦洗自己的汽车，我走过去佯装不认识牌子，憋着笑问：“啥车啊，是‘疯狂牌’吗？”老伙计一时没反应过来，待我讲出旧事，好一阵暴笑。几十年的仇终于报了！
    1978年/“车祸”
改革春雷响起，农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手巧自学编芦材积子，父亲用自行车运出去，卖给人家囤粮。家里稍有了点余钱，父亲才不把他的“凤凰”看守得跟命根一般，偶尔也能准许我碰碰。那时我12岁，早就用二伯家的“老牙车子”学会了套大杠骑车，能骑上父亲的新车，心里别提多美了。虽然人还矮，车镫子转到最下面时就够不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骑车如飞。有一次还真“疯狂”起来，我让弟弟坐后座上，随我一起去大队房（相当于现在的村部）逛供销社代销点。经过一座由三块水泥板拼成的简易桥时，我“艺高人胆大”，也不下车，打算径直冲过去，谁知桥头水泥板与土路连接处高低不平，车轮猛一磕撞，龙头一晃，人和车就直接凌空“轰”地一声栽进河里。当时就是个“没头端”，眼一睁全是水，吓得不轻。幸好河水不很深，挣扎着直起腰，头就露出了水面。看到这一幕的过路人赶紧来帮忙，把我们兄弟俩和那辆“凤凰”捞上岸，人和“凤凰”居然都毫发无损。现今想来仍感神奇。
更为神奇的是，中国大地从这一年始，像是从冻土中缓慢苏醒，从此开始了欣欣向荣的日子，即使是苏北农村，这种变化也以不可阻挡之势发生着。当年我们兄弟俩掉下河处的土路，先变成砂石路，后来改成水泥路。近年又“提档升级”成为双车道大路，而水泥板简易桥也早换成钢筋混凝土桥，既宽阔又有护栏。即使存心要复习一遍当年的“花样跳水”，也已失去条件。自然，我父亲的“凤凰”再没有重复二伯家“老牙车子”鞠躬尽瘁几十年的生命轨迹，不经意间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1982年/享受“大通道”
恢复高考后，农村孩子人生道路出现了新的可能。母亲放弃了让我长大当兵，退伍后托人进“工作队”的念头，一门心思督促我们兄妹仨读书。谁想到，书没有读出多少，却把眼睛弄近视了。这年春天，我正读着高一，父亲决定带我和妹妹去盐城市区配眼镜。这是我和妹妹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虽然盐城那时还没建市，仍是我们心目的“大地方”。果然，刚到“大地方”，我的方向感就蒙了。因为“先入为主”，直到现今，盐城市区方向与我头脑里的直觉坐标仍相差90度。妹妹那时才读小学三年级，能去趟“大地方”她固然激动，但她更兴奋的是坐上了汽车。当时从家乡射阳开盐城的是“大通道”汽车，像两辆车去掉一个车头后拼接而成，行驶时可能是为了避让大坑洼吧，总扭来扭去如画龙一般。颠簸不说，还弄得乘客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放在今天看就是活受罪。然而当时妹妹却甘之如饴，从头到尾都扒着车窗，眯着小眼贪婪地向外望个不停，享受着在她看来是“风驰电掣”的感觉。晚上回来汽车进站时，她老大的不情愿，喃喃道：“井安这么快就到的……”（盐阜方言表示疑问叫“井安”）。今年秋天，外甥女去南昌读大学，妹妹送她，来回豪华大巴、高铁、飞机轮番坐。母女俩却安之若素，没有丝毫“兴奋”，反而嚷嚷嫌旅途劳累——要是能时空转移，让当年享受着“大通道”的她看到这一幕，定会大喝一声：矫情！

散文
听一首歌
江苏沿江公司 毕子尊
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车里正在放李健唱的《父亲的散文诗》歌词中唱道：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涤卡上衣痛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狠狠给了自己两拳.”歌词瞬间触及我内心深处的柔软，泪水就温热了眼眶。
回忆漫无目的地铺散开来，那个时候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铺着一张厚厚的黑色胶皮，所以即使自行车坐了很长时间也不会感到硌的屁股疼。车水马龙里，我背对着父亲坐在车上，瘦小的肩膀靠着父亲宽阔的后背，两条短腿快乐的来回荡着。有的时候，因为要骑很长时间的路。父亲会用一根宽带子将我绑在他的身上。这样，在我困得东倒西歪的时候，就不至于摔到地上。在那条只有星星和月亮陪伴的柏油路上，父亲时不时地把手臂背到身后推一推迷迷糊糊的我，说一声：“尊尊不要睡呀！马上就到家了。”
岁月的河水静静的流淌着。记忆中美好的往事，就像月光下河水中泛出的波光。在深沉的浩渺中散发着光亮，让人想要亲近却是那么遥不可及。有的时候，让人留下眼泪的并不是艰难困苦，而是美好往日一去不回。
在这样的歌声中，狠狠地怀念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没有什么智力开发，没有什么幼儿早教，幸福却来的更加简单容易，几根羽毛扎的毽子；一把豆子裹成的小沙袋；破旧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皮筋，足以让我在小朋友面前赚够面子，陪伴我度过那幸福的童年！是什么带走了那些简单的幸福，是现在的孩子们要求的太多？还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能够给予的太少？亦或是给予了太多的物质金钱，又没有给予陪伴的时间？
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并没有去问问孩子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给予，我们觉得是必须给予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她们应该回报的。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长班的学习，理应当收获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课外补习，理所当然应该收获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
前几天朋友聚会，说起旅游，一个老铁说她家宝贝儿最讨厌旅游。大家纷纷表示惊讶，问那个孩子为什么？那个孩子用和年龄不符的成熟表情回答说，“我宁可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要被逼着写什么旅游心得！”一时语塞。原来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快乐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快乐！
我们给予了孩子们过剩的物质和金钱，却忽视了陪伴和情感！我不知道她们被物质撑的过饱后会不会把一切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甚至渐渐变得漠然。
在这样的歌声里，我狠狠地怀念，童年时候，父母慷慨的赠予我的时间和情感……
你听，音乐还在播……岁月，还在吟哦……


散文
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
润扬大桥公司 杨敏
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可以理解为：时光就像小溪流水一样，正在慢慢流逝，一去不复返，但我只希望你安然无恙。
杨绛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后来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每当看到这些语录，我都能感受到生活处处是正能量，就仿佛今天午后的阳光，到处充满温暖，走在路上看到了河边的油菜花都开了，香味扑鼻。碧波荡漾的河水映入眼帘，看着水面上的波浪，会觉得有一种释怀放松的感觉，会慢慢把烦躁的思绪一起带走。
此时，河对面上有人一边挖着野菜一边有说有笑的，岸边是一群中老年人在等着鱼儿上钩。而此时的我，浑然不觉烦躁已经慢慢褪去，心情也愉悦了许多。
随意地走下去，看见一些朝气蓬勃的少年叫着、跑着、跳着。时而跳跃，时而旋转。到精彩时刻呐喊出来。以迅速、精准的突破投篮结束这场篮球比赛。
振奋人心的音乐，朝气蓬勃的少年，舒适惬意的老人，无不彰显着他们的活力。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用平凡的外表，去装饰着特别的自己，这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去探寻的。

散文
阅读，让我如此感动
宁靖盐公司 祝金梅
清晨微凉，细风微醺，时光不会因为疫情遮掩她迷人的面容，清茶一杯，笔墨书香陪伴。净手，静心，情感的寄托从阅读开启。
手捧余华的《活着》一字一句细细斟酌，心中陡然弥漫开一种噎在心头化不开的感觉，一阵静默后，用笔在书页上勾勒出精彩，在洁白美丽的笔记本上摘抄下喜欢的精句，然后消化、吸收、酝酿、发酵，所有思绪便四处滋长开来……通篇文章没有散文行云流水般的华丽措辞，没有诗词歌赋的气势磅礴，它的平易真挚却给了我久久难以平复的感动和震撼。
那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老人——福贵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真实写照。我在字里行间寻觅感情的足迹，泪水浸湿了眼眶，那些饱蘸情意的字字句句点染心头，仿佛从未离开，蓦然忆及那份情境，莫名有几分哽咽。活着不易，幸福更是难能可贵。
中国是个有爱的国度，当别国追崇“躺平”我们仍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控理念。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国家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挽救的生命。生在这样的国度，我们应该心怀感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当下做起，努力履行一位公民、一名高速人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今天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日后就会赢得最大的成果，这才是完美的胜利。反复的疫情，让我们生活艰难，身心俱疲，但只要有勇气、有毅力、有信心去面对，去克服种种挫折与不幸，才会真正体会幸福的不易与甜蜜，也更会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合书，闭目，微风袭面，似乎嗅到花香，任思绪游走在虚实之间……何为活着？我陷入沉思：活着更应该是一种心态、一种姿态、一种证明；抑或是一份职责、一份历练、一份担当吧！

散文
油菜花开
神龙集团 杨方
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看着道路两旁的油菜花，总是会想到老家的那块油菜花地，花是一个色，场景、规模却不是一个层次。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树荫未成的时候，油菜花便已经遍布了田野。随着一阵风拂过，空气中都是满满的油菜花香。
站在二楼的露台上，整一片的油菜花，似一幅油画。间有的小路，此刻正充当引路人延伸至远方。走过屋后的小桥，置身其中，蜂鸣蝶舞。现在很少能听到嗡嗡声，但每次听到，都会想起小时候，掏老墙缝逮蜜蜂的场景。左手持透明瓶罩捂着墙，就留一条够小木棍伸进去的缝隙，右手则持小细棍挨着小缝往里掏，全程小心翼翼，怕被蜜蜂蛰，又想要逮到的心情很微妙。
继续往里走，一条干涸的小河两侧也已被油菜花占领，迎风舞动的油菜，似在炫耀自己。细看那一株油菜，会发现，它的梗、叶片、花瓣，都很细小、柔弱。即便如此，却依旧直挺挺地面向阳光灿烂微笑。
单株的油菜，风一吹，便左摇右晃。然而三五成群，乃至整片连接在一起，便可抵挡来风。想到前两日的一场雨，瘦弱的他们依旧在此挺立。家乡的土地都是平整的，以前羡慕云南的梯田美，实则家乡的油菜花海洋般的美，在风的带动下，微微荡漾，更令人心潮澎湃。
出了油菜花地时，才发现身上早已沾满了油菜花的香，以及它的色。

现代诗
建桥人手记（组诗）
省交通建设局 陆新民
水上作业
广袤的江面上，浪花推搡着
一波一波，带着原始的力，
船民，桥工和江鲫的踪影，
偶尔泛蓝的光，填补着巨大的深渊。
 
我在意捕捞，呼吸水的气息，
对我来说，赞美和讴歌都不重要，
操控长长的钢缆，连接彼岸，
乍看如横锁大江。

江水在流逝，江面
像一个巨大的拉链，
隐含一个古老的寓言，
以雪白的浪花书写。

穿行于浪花，我也成了其中一朵，
我们一次次将思想探出体外。
风景已非单纯，浪花当仁不让，
用叫喊予以确认。
 
——较之我，它显得更有耐心。

桥缆点灯
江的两岸，有一些灯火
在互相招呼着，
多年来大体如此。
江心上行的铁驳船队喘着气，
经过桥塔，主缆上的灯突然亮了，
船队快活地摇晃着，
刷一身白亮。

我们在江畔观赏这一切，
W型的灯光，系着桥塔
在茫茫大江上，翩若蛟龙。
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三个巨人手拉手，
定风波。

桥缆点灯，千帆竞渡，
那些船带着经略江海的态势，
颇有几分象征。一回首
桥，那座让我盈满泪水的桥
什么也没说。



现代诗
春天 站在夜色中眺望
江苏高养公司 崔步科
让我们以河堤为界　你碧绿一池水
我折一支杨柳　戳穿春天的空隙中的雨
沓沓而至的春色　覆盖所有的思维
一支芦笛　洞穿春天的想象
在隔空的情节里　复活　让纯粹的赞美
逼近真实　脚裸上沾满露水
花粉中的过敏　在竹篮中盛起
一次次滑过　以游鱼的形式回溯的呐喊
让春风从指尖轻轻地滑过

沿着春天的路标　有一个声音渐次而来
满目的风景叠印繁花追逐的大地
深沉的土地孕育沉重的思想　负担
成为累赘　在季节的长廓上摇摆
临水的岸边　一花与一叶的对视
万物皆是春天的过客　每一个回眸中的愿望
浓缩　犹如青石板中的苔藓
在阻隔光明的黑夜中寻找
春天只是一个怀念生命的注脚

天空将情感放大　包容着美丽的谎言
清风一过　那些等在季节里开放的容颜
渐次明艳　芳香起来
黑夜中的思想　将怀念
沉淀在春天的细节里复归平静
抑或所有的呐喊沿着月光
在春天深处　蜇痛纷飞的柳絮
让一滴水凝固在绿叶上　折射回忆的
过往　让每一个生动的瞬间定格

你来的正好　在花开时节　在绿水之上
我用瓦罐倒映春天的月光　
松软的内心如黑色的土地　让原野化作海洋
偶尔的细节　跌落在蝴蝶的背上
倒春寒　是我迎接你　遗落在春天的腹稿
每一个花瓣都蹁跹着你前世和今生
我在遥远的郊外　脚踏青石　手拈杨柳
看你披着一身花雨渐渐离去
用文字的温度　在湛蓝的水面上写下春天的祝福


古诗词
七律·参观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 朱安祥

云岭箕燃豆未疑，
釜中冤屈诉声悲。
独夫失德图私欲，
赤子存心救国危。
暂厝忠魂收旧部，
齐奔敌后拔倭旗。
英雄浴血成千万，
青史埋名可问谁？

古诗词
七律·莫愁湖活动
华设设计集团 施霖

横塘美景情舒放，
习练诗词图绝唱。
高韵新荷袭海棠，
清风白鹭穿烟浪。
追攀大雅意传芳，
承继前贤吾属望。
不减豪怀笑夕阳，
心驰万里云天上。
古诗词
浣溪沙·春信
华设设计集团 施霖
癸卯冰蟾首度圆。
看灯人海半城喧。
争強猜谜乐翻天。
柳发新芽初烂漫。
梅含冷馥正缠绵。
春花等待扮人间。

古诗词

五律·公交（中华通韵）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李慧

踏平坷坎路，穿过雪霜风。
暮送斜阳落，朝迎旭日升。
东西连市镇，南北渡宾朋。
万里不知倦，迢迢玉带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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